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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
千里江山如画的胜景
点缀着绚丽的神州大地
美不胜收妩媚妖娆
引无数的英雄尽折腰
仗剑的行走天涯
浪迹江湖行侠仗义
谈笑之间风声鹤唳的凄凉
刀光剑影的光芒万丈
那双脚印涂满血泥
踏碎金戈铁马的冰河
烽火狼烟气吞万里如虎
故人乘鹤远游而去
风起云涌的逍遥
烟消云散的袅袅炊烟
缠绕树丛竹林深处
悬崖峭壁上的小木屋
鸟鸣响彻云霄的悠扬婉转
山不转水转的青绿山水
残遗的一双脚印
步步莲花的吐露馨香
望眼欲穿春夏秋冬
日月轮回的苍茫
行走在苍凉大地上
一步一回头的左顾右盼
山那边还是山的风景
如诗如画醉人心扉
举手投足的举案齐眉
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绝世无双行走江湖
消失在劫难逃的情缘

一叶扁舟划过江面
泛动旖旎的涟漪
淡淡的雾霭笼罩荒野
洗涤漂泊的灵魂
落花流水逝水流年
繁华的街巷里车马喧哗
故人依然如昨的流光溢彩
掀起了盛世的容颜
舞动旋转的日月星辰
梦回家国重逢盛典

青绿山水
高山流水的弦外之音
潺潺的从宣纸上流淌而来
浸透古老的鲜艳的色彩
虚幻着斑斓的往事
不堪回首的泪流满面
高天上的行云流水
凝固成一朵祥瑞的白云
飘逸着千年等一回的回眸
薄如绸缎的亘古思念
仕女舒广袖的柔情
似水流年的芳华
芳草地上绽放的花朵
招蜂引蝶舞蹈翩跹
肌瘦如柴的茂密枝丫上
长出一片片芽叶
祈盼的眼眸一片翠绿
从眼角下流淌的相思泪
淋湿丰满柔软的深深眷恋
阳光穿透记忆的边缘

映满了故人远去的背影
故乡刻骨铭心的名字
在清水里流淌千年
泉水叮咚地流向远方
溅起千堆雪的浪漫意境
从山水间走过的佳人
笑靥如花的灿烂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不胜凉风的娇羞
走进千山万水尽头
清风拂过的秀发
在铜镜里高高盘起
浸渍铜绿斑驳的色彩
铿锵有声纷纷脱落
洒满了地平线上的处女地
东方升起不落的太阳
万丈光芒的耀眼
温暖渐行渐远的倩影
倒映在洞房花烛的夜晚
彻夜不眠的窃窃私语
柔情似水的缠绵

丹青画卷
烟雨朦胧的江南岸
走过一位清秀的少年
孤独的骑着匹枯瘦的骏马
一路游山玩水的彷徨
在歌舞升平的秦淮河边
灯红酒绿的欢歌笑语
打动少年的心扉
摇着把丝绸的折扇

牵引佳人注目的眼光
走进了花烟柳巷吟诗作赋
招蜂引蝶的诗酒趁年华
大好河山尽收眼底
从指尖轻轻流淌出来
落墨在润泽的绸缎
宣染旖旎的山峦叠嶂
对白渐行渐远的故乡山水
泪水模糊了双眼的时候
浸湿丹青画卷的骨骼
高山流水的旋律
从千里之外匆匆赶来
青梅竹马的灯火阑珊处
凝望一江春水向东流
奔流到海不复回豪情万丈
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
纤细的仕女从石径走过
峰回路转低眉浅笑
亲吻肌肤如玉的创伤
伤口再没有流出自己的血
老藤古树昏鸦的意境里
一缕绚丽的七彩祥云
穿过历史的星空
从故乡到异乡的步伐
追逐着未来的梦想
诗情画意的楚楚动人
含情脉脉的眼眸充满翠绿
吟诵山不再高有仙则名
水不再深有龙则灵
跋山涉水的寻觅胜景
山高人为峰的回眸
江山如此的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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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吃大米找东屯。
无论你是暂住安顺的客商还是土生

土长的本地人，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都被
东屯米滋养过，在安顺，你走的是贵安大
道，吃的是东屯的米。

从来东屯是黔中粮仓，这点不容置
疑。小时跟父亲赶东屯，是从老青山步
行二十多里山路，早早到达东屯集市上，
生意还未开张，一般认准一家小饭馆，叫
上一碗五毛钱的蛋炒饭。我喜欢盯在炒
饭师傅的火边，看油“咝咝”的在锅底乱
窜，土陶碗盛着搅匀的鸡蛋倒入，蛋花在
锅底盛开，火苗在锅边打个转时，我父亲
会适时说上一句：“多加半碗饭，这娃儿
赶集就为多吃碗东屯新米饭。”加上酸辣
椒，饭端上桌时热气腾腾，油色金黄、饭
粒晶亮，一股新米独有的香味弥漫开来，
飘向店外，引得过往的人停下来，啧啧赞
叹：“逗得老子个口水哦……”，然后被香
味按在桌边坐下，直到腮帮子鼓鼓的，一
只手掌擦着油嘴，一只手提着小称急匆
匆消失在去卖米行市里。

我家不是东屯人，距离东屯也不远，
父亲历来挑剔，总是把家中收割的稻谷
全部变卖，换成东屯米，所以那熟悉的味
道，还未成饭我都是记得与众不同的芳
香。记得在贵阳读书那几年，初次离家
的惆怅就是从第一餐饭开始，食堂铁盒

划格蒸好的饭，打老远就没有那种熟悉
的香味，端起饭竟是落寞满满，一月下
来，虽经食堂糙米打磨，也没能适应，巴
不得找个理由回家。刚进家门，首当其
冲的是掀开饭甑盖，就算是冷饭，洒点酱
油，急匆匆先扒上一碗，口里的绵劲，咀
嚼起来也是十分诱人的。母亲会笑着对
坐在家里纳鞋底的某家小媳妇讲：“这娃
儿，不是想家，是想饭。”后来，工作在外，
食堂管饭，也没有心思对吃的考究，每天
都是应付着填饱了事，慢慢淡忘下去，直
到成家后，有人送来一袋标明“东屯香
米”的商标的大米来，想不到东屯香米竟
成访友的时尚礼品。

香稻生长是有讲究的，处其厚，不
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不像兰花要
在阴潮之地。溪清水暖的平平大坝周
遭，云蒸霞蔚的层层梯田，是最适合它
生长的地方。东屯田土的厚实，充沛的
阳光雨露还能另外提供它独有的养
分。这里田质松软不肥不寡，水温适当
不会太暖也不会太寒，早晨阳光迤逦散
开，露珠轻收，稻叶舒展，广收平旷阳
气，所谓的朝气，大概指的就是这种味
道吧。栽种时，行距适当，四五株成窝，
间获除次草，织在两行水稻间的蛛网，
是它成长最好的卫士，虫蚁不能入侵，
病害只会远离。等到稻叶互牵封林，香

稻蓬勃生长，这时是太阳与雨露争相讨
好它的时节，东屯人山歌这样唱：“五黄
六月飞龙雨，一处洒点做人情。”飞龙雨
就是太阳雨，这个时候雨不会再夹上雷
电闪电，来得那么温情，走得留连往返，
太阳尽情照耀，稻花香在村头村尾窜，
风前风后都是。老人们在檬子树下“叭
嗒叭嗒”抽着旱烟，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讲讲丰收的年成。香稻不像玉米那样
要以去除同伴而获取充足养分，和谐共
处，同沐阳光，秆不能太细，否则成熟时
籽粒不满，也不能太粗，只顾自个疯长，
错过结籽的最好时节，也不能成粒，一
切刚好。成熟时，会长出尖尖稻芒，直
刺云霄时，再经几天阳光眷顾，就可以
开镰了。

东屯稻成熟后谷粒饱满，粒度适中，
色泽黑黄中透着光泽，具有相当弹性和
韧性，却又易于剥落。籼稻有着东屯特
有的细致，成饭后又独具芳香，特别是小
火熬粥，汤粥透明，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
米糊既香又稠，像藕，特别养胃。我想起
已亡故的母亲，每次生病，只叮嘱我用东
屯籼米熬粥喝，一喝就是满满的一碗，母
亲认为最好的滋补就是米粥。多年前，
有个同事爷爷身患胃癌，在医院基本靠
化疗和打点滴维持生命，看望老人时，说
起东屯米熬粥的功用，送袋东屯米给同

事，他熬好送到医院，已经不肯入食的老
人，竟然喝了大半碗。老人以后每天都
坚持喝点，直到逝去。我不知是东屯香
米是否有某种药用效果，但让老人不致
空腹离开，也是一种善举吧。

屯堡人喜欢用东屯糯谷做的松糕
粑，入口松软，回味绵甜，如果再放点茴
香叶同蒸，其香更久，又易于消化，有助
于排除积存的气体，有健胃、行气的功
效，确是不假的。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
用，每到过年或传统节日，娶妻生子、架
屋接梁，都当成上等食品以款待远方来
的客人。这大概是东屯人长寿的原因
吧？或许这就是东屯香稻对勤劳耕耘、
重粮固本的人们最好的回馈。香稻为
粮，是我多年习惯，现如今，虽迁居安顺
多年，我家食用的大米全部来自东屯，且
是专人送购，只需淘米入锅，虽不需生
火，人间种种美好在香雾间闪现，用淘米
水浇的桂花悄无声息地开了，芳香四溢，
室雅人幽。

东屯谷出于良田厚土，受泽于阳光
雨露，品东屯香稻如品德才之人，芸芸众
生，或成达官显贵，或是富贾名姝，成长
无关命定，皆为自择，诸多人生况味，自
非短短小文能尽言。但若在食用东屯香
稻之时，悟得人生真谛，也不失为东屯香
稻对世界的馈赠。

（接上期）

筑巢育鹰，建东北老航校

建空军，必建航校。时隔多年，当谈
起我军建立的第一所空军学校，那些曾
在老航校战斗过的军人，依然激情满
怀。回想起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的、
布满荆棘的空军创建史，每想到那些“缺
胳膊断腿”却被他们视为珍宝、甚至多架
被不惜打上120个之多补丁的飞机，他
们老泪纵横。

1945年8月下旬，日本战败投降后，
在东北遗留有较多的航空训练设施。中
共中央审时度势，筹建自己的航空学校，
为将来组建设人民空军培养人才。

当时，延安八路军总部有一个负
责修建延安机场、接待来往飞机的航
空组，成员是常乾坤、王弼、刘风等一
些曾在苏联学过航空的同志。于是，
中央组织部以该组成员为基础，从中
央党校、自然科学院，以及我党派往国
民党空军学过航空的干部等，共抽调
干部30余人，分两批派往东北组建东
北航校。

常乾坤、王弼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派到苏联去学领航、机械的老同
志，为党创办航空事业是他们孜孜以求
的夙愿，他们坚决表示，遵照中央的指
示，一定完成好这次任务。1946年 9
月，王弼率领第一批干部刘风、吴恺、魏
坚和汪伪空军驾机起义的人员等20余
人，先后从延安乘飞机和步行出发到张
家口后，由王弼暂留张家口组建航空站，
吴元任负责航空站工作。9月下旬，刘
风等人经热河到沈阳。魏坚、吴恺、林征
等人于12月到阜新。

1945年8月，一架汪伪空军双发运
输机“建国号”从扬州起飞，准备飞往延
安驾机起义，机组人员蔡云翔（原名周致
和）、于飞（原名黄哲夫）、张华（原名赵乃
强）、顾青（原名管序东）、田杰（原名黄文
星）、陈明球（原名沈时槐）6名空地人
员，飞张家口着陆时，右起落架折断，不
能继续飞行，亦随刘风同志一道步行到
了东北。刘风、蔡云翔同志率领的第一
批人员到沈阳后，按照东北局的指示，除
了接管由林弥一郎带领的日本飞行队
外，还派人到营口、大石桥、鞍山、辽阳一
带，搜集了日本遗弃的十几架破旧飞机
和航空器材，于冬季一并运往吉林省通
化市。

1946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正式成立。1946年4
月，国民党军队逼近四平，学校迁至牡丹
江。俗称牡丹江东北老航校。平坝人张
有谷，也从云南空军司令调往东北老航
校任副校长。吴元任任第二飞行队
队长。

抗战结束时，东北局势不稳定。航
校在迁移途中，经常遇到土匪的袭击。
航校迁移专列到达了宁安。宁安距牡丹
江虽然只有几十公里，但由于连接两地
的铁路桥被土匪破坏，运输只能用人
力。在达子香开满山岗的时候，东北航
校终于在牡丹江市西南郊日军留下的海
浪机场安了家。

经过多次搬迁，学校损失很大，飞机
破损严重，机械班的学员只得边学习边
维修。他们甚至创下了用自行车气筒给
飞机打气的世界空军史奇观。

就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造就出
了这批特殊的空军人才。很快，多数学
员都能独立维修飞机了。当时，国民党
空军经常派飞机进行轰炸。为了避开敌
机的偷袭，航校凌晨二三点就起来准备
早飞。

1948年3月，东北航校迁山回牡丹
江后，这一年中，航校各方面工作都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由王弼、顾光旭等人组成
攻关小组，克服困难，自己动手，在牡丹
江成功制造出了第一架“八一”式滑翔
机，并且首飞成功。

1949年3月，党中央为壮大航校力
量，建立了人民空军。“东北人民解放军
航空学校”由牡丹江迁往长春。不得不
说，牡丹江那方水土，为人民空军的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常乾坤率领的第
二批航空骨干吴元任、李汉、孟力等20
余人，于10月 15日从延安出发，经热
河，于12月到达阜新，同先期到达该地
的魏坚等同志会合。随着国民党军队
进攻的严重形势，在阜新的这30多名
干部亦撤往梅河口，然后到吉林省的通
化市。

林弥一郎带领的飞行队向我军投降
后，东北局决定由刘风、黄乃一、蔡云翔
等把该队收编为“东总”航空队。接着，
又派出一批干部组成若干个小组，分赴
丹东、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北
安、齐齐哈尔等地有机场的地方，继续
收集各种残缺不全的飞机和零配件、汽
油等。这批同志不分昼夜，不顾个人安
危，把收集到的航空器材用挑运、牛车、
马车和火车等运输工具，运送到了通
化。经过大家两三个月不畏艰苦、不惧
严寒的紧张工作，在东北民主联军各部
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人民群众的大力支
持与帮助下，几乎走遍了北满地区的所
有日伪机场，共计收集了日本各类型飞
机100余架（其中近一半比较完整）、发
动机200余台，仪表零件100多箱，油

料近千桶。着实为组建航校准备了物
资基础。

在这期间，航空队人员亦逐渐扩
大。“东总”派来了一批负责干部，其中有
顾磊、白平、刘西科、张培根同志。又从
当时在通化的抗大山东分校选调来100
名学员，其中有林虎、张积慧、徐登昆、吉
世堂等，到航空队学习。在南京参与筹
划蔡云翔起义飞延安的白起（白景丰）、
吉翔、秦传家（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轰
炸员）等同志，亦经苏北解放区来到了
通化。

“东总”根据航空队的干部学员有
了“摊子”、航空器材有了“底子”的情
况，于1946年 1月 1日决定把航空队
扩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经过
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建，“东总”于同年3
月1日决定在航空总队的基础上成立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航校设政治
部、校务处、训练处、供应处、学员大队
等机构，全校630余人，有各种日式飞
机40多架，其中30多架略加修理就可
使用。

航校成立以后，选调了张宪志、丁志
远、高云峰、乔瑞贞等39名学员组成第
一期机械班。从此，开始了地面航空理
论训练。

航校初建，校领导与教官一起亲手
自编了《航空学教程》《飞行原理》等教学
参考资料。航校的飞行教官中，有国民
党空军起义人员，也有日籍飞行员，语言
上有很多障碍。学员的文化层次也有很
大差异，教学难度很大。大家通过各种
办法，克服困难，在试飞初教机失败后，
校领导及时征求各方意见，做出停飞初
教机，直飞“九九”高练机的决定。为使
一部分人能早日驾机起飞，学校立即成
立了飞行员训练班、飞行一期甲乙班和
飞行一期机械班。其中训练班有刘风、
吴恺等21人；甲班有姚峻、吴元任等12
人；乙班有林虎、张积慧、刘玉堤等31
人；机械班40人。毕业后，王海、邹炎等
人又参加了第二期飞行班的学习。

当时，由于敌人的破坏和封锁，飞行
用油极为紧缺。航校通过反复研究试
验，对发动机喷油嘴进行改造，成功地解
决了由高纯度酒精代替油料飞行，并创
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

就在1946年的7月1日，在教官带
飞还不足12小时的情况下，吴元任便独
立驾驶着“九九”高练机，在没有初教机
飞行经历的情况下，直冲蓝天，成为了航
校学员中的单飞第一人。

吴元任到东北老航校继续学习。由
于东北老航校没有初级教练机和中级教
练机，校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直接上
高级教练机。可由谁来作这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呢？

当年新疆航空训练班的教员常乾坤
此时已是东北老航校的校长了，他考虑
到吴元任在新疆航空训练班时就开始学
习飞行理论，航空知识学得扎实，就让吴
元任承担放单飞的首飞。吴元任学习航
空理论多年，只是没有机会摸到飞机，现
在飞机就在眼前，他早已跃跃欲试了。
于是，他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仅仅由教员
带飞了12个小时，就勇敢地独立飞行
了。他是东北老航校所有学员中第一个
放单飞的学员，12小时后独立直上九九
高教机，此壮举一举打破了国际上航空
教育培训的先河。

正当航校准备在通化开始飞行训练
之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几十万用
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相继侵
占了沈阳、鞍山、铁岭等地，矛头直指四
平、长春，形势骤然恶化。“东总”在抚顺
召开会议。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决
定通化地区的所有军事学校立即向北满
转移。航校受命于4月中旬开始，迁到
了牡丹江。5月，组织了10名教员开始
飞行训练，他们是：刘风、魏坚、吴恺、张
成中、许景煌、谢挺扬、于飞、张华、秦传
家、顾青。六七月间，接连发生了吉翔、
蔡云翔的一等飞行事故，加上东北战局
进一步紧张，国民党军队已侵占了长春、
吉林等地，其前锋部队已抵德惠以北的
松花江畔，故飞行训练亦受到干扰。7
月，挑选了一期甲班12名学员，他们是：
吴元任、龙定燎、阮济舟、李熙川、姚峻、
张风岐、吉世堂、孟进、张建华、刘耀西、
翟满绪、于希和，开始进行飞行训练。8
月，“东总”批准航校转移到密山县的
东安。

航校迁东安后，进入冬季，结束飞行
训练。这时，又选派了100名学员来到
航校。随即又选调了57名学员组成第
二期机械班。

按照中央建空军必建航校的要求，
东北航校在硝烟滚滚的战争环境中，在
我党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初期阶段，收集
大量的飞机、器材和油料，这的确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虽然缺乏经验，思想认
识不一致，存在不少问题，但所有参加创
建航校的同志们牢记党中央“一定要把
第一所航校办好”的指示，下定决心，以
不屈不挠的气概，依靠群众，艰苦奋斗，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过不懈努
力，终于完成了东北老航校的组建，在中
国人民的航空史上，迈出了坚实而可喜
的一步。

(待续）

千里江山图 （组诗）

□王天锐

我在雪上看风景
□三隐

我在雪上看风景
看到美丽，看到大气
也看到了你伟岸的身躯
不是因为昨晚的酒
今晨的诗
懂得灵性

我在雪上看风景
看到洁白，看到生命
也看到了你无暇的初心
不是因为长啸的歌
狂妄的雪
懂得顾虑

我在雪上看风景
看到将尽，看到可期
也看到了你长足的远行
不是因为除夕的夜
宁静的村
懂得遵循

我在雪上看风景
看父逝去，看母老去
也看到了你脚下的泥泞
不是因为天边的云
乡间的冰
已经化成水滴

我在雪上看风景
看到光芒，看到希望
也看到了您编织的宏伟
不是因为父亲的嘱
母亲的托
而是信仰在心中翻滚

春
□苏萍 摄

东 屯 香 米
□王家武

横空出世一飞冲天
——记中国第一代红色空军飞行员吴元任

□陶兴明


